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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他们，我连这儿也走不到”

　　“假令每张《经济日报》拥有五名读者，那
么，就应该有将近一千万人熟悉罗开富这个
名字。从去年的 10 月 17 日起，人们差不多
每天都在一版下半部‘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
专栏里读到他的文章。”
　　那是 1985 年，新华社主办的《中国记者》
上，有记者回忆陪同罗开富同行一段的经历：
　　“越来越多的读者把目光投向这里，从中
看到一幕幕历史，一幅幅现状，听到了喜悦的
倾诉和急切的呼吁。
　　“一路上，罗开富穿着当地老红军战士赠
送的草鞋，与众人告别，而另一边几位同志已
欢呼着迎上来。
　　“罗开富说：‘这就是人民对红军的感情。
没有他们，我连这儿也走不到。’”
　　的确，从于都出发，第一天下来，罗开富
的脚上磨起了血泡；第二天更重；第三天，写
完稿子，发现脚上的血泡和袜子粘连在一
起，脱不下来，剪掉袜子，碎片依然粘在血
肉上。
　　天亮前，于都祁禄山村民肖锡美找来医
生给他的伤口消毒，在脚上包了 3 只大口
罩，老乡们送来连夜赶编的大草鞋。鼓励声
中，罗开富继续上路。
　　在贵州黎平高洋寨雪山冰凌路段，行走
了 65 天的罗开富，连人带铁皮照相机摔下
悬崖，左腿骨折。是侗族老人用铁钳帮他拔
出刺进锁骨的相机碎片，擦了药酒，包上
草药。
　　有人劝他停留几天治伤，也有人建议骑
马前行，罗开富拒绝了。见他坚持，有人特意
赶制了铁拐杖。这根陪他走完长征路的铁拐
杖，最后硬是生生磨短了几厘米。
　　在瑞金时，罗开富采访顾玉平，这位曾给
周恩来总理牵过马的老红军对他说，“你真要
走长征路？那就要学习红军，不要怕死，要坚
强，要相信沿途党组织，要紧紧依靠群众。没
有这几条，红军能走到吴起镇？你能走通我们
当年走的原路？”
　　当年红军长征所走的原路，多是迂回在
山间背向，少人经过的险径。50 年后再走，罗
开富依然能体会红军在敌军围追堵截下的一
路艰辛。
　　一路上，罗开富数次遇险，当地老百姓和
向导又数次把他救起。

　　在赤水河上游的云贵川交界处，罗开富
被卷进了冰雪汇成的洪流，是四川的李永
祥、贵州的刘中宝等奋力把他救上岸；在
夹金山，罗开富掉进雪坑，是解放军杜宝
玉把他拉了出来；在打鼓雪山，罗开富从
半山腰滚落，是严木学等八位藏族百姓把
他接住；在日干乔过草地，同行的十人全
部陷进沼泽，是受惊的牦牛窜上岸时，藏
族小伙子丹泊抓住了牛尾巴，顺势被拖上
岸，随即向泥潭抛下绳子，挣扎数小时后，
剩下九人才得以脱险；在荒无人烟的老山
界，他们一天粒米未进，饥饿中把随身携
带的药片、止咳冲剂分食一空，甚至吞下
仅剩的黄连素……
　　 1985 年 5 月 29 日，经历八个月的行走
抵达泸定时，罗开富已经不成“人样”，1 米
76 的个头瘦成了“稻草人”。50 年前曾指挥
红军勇士飞夺泸定桥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将
军等在泸定，随行的还有安岗。
　　握着罗开富的手，杨成武问安岗：“你还
让他走啊？”
　　安岗说：“他说，‘让我再试试，因为我是
党报的记者’。”
　　看着安岗，杨成武说了两个字，“万
一……”
　　回忆过往，沉默中，罗开富把目光移向了
窗外。
　　安岗回答：“已经安排了接替的记者。”
　　杨成武的目光再次落到了罗开富的身
上，罗开富说：“重走长征路是我的选择，如果
有记者要接替我，那也一定是背着我的骨灰
走到吴起镇。”
　　随后，同行的医护人员帮罗开富检查了
身体、输液、处理外伤……罗开富说，第二天，
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他感觉自己好了很
多，“走下去，不成问题。”
　　说话间，罗开富再次艰难地从椅子上站
起身来，跺了跺脚，腿骨感觉又顺畅起来。我
们猜想他那经过长途征程的双腿如今肯定出
了毛病，问他，只是摆摆手说，“又是一个好人
了。”
　　的确，如他这样的硬汉，怎能认输？

　　“党报记者的政治灵魂是共产

党的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

　　一路上，罗开富走得很艰难，拖着疲乏之
身采访，沿途百姓的真实生活都流淌在他饱
含激情的文稿中，有欢欣，更有忧虑。

　　他写《有粮有猪有竹子，缺钱缺肉缺筷
子》《收取五花八门费，苦了卖猪售粮人》《信
息隔山外，毛竹烂山里》；他写《富裕农民有远
见，请教师，办学堂，瓮安教育经费缺，少桌
凳、多危房》《采访落水，更知群众过河难，计
划造桥，寒暑两易未落实》。
　　……
　　每天，罗开富的日程被安排得极满。凌
晨 3 点多在乡邮电所用明码电报发完稿，
睡不了几个小时，7 点多又上路了。中午饭
在沿途老乡家里解决，是绝佳的采访时
机 。下午继续徒步到日落，平均日行 35
公里。
　　晚饭依旧是采访，到了夜深人静的 11
点，他才开始写稿，“因为笔头慢，经常要耗到
凌晨 2 点才写好。”
　　 1985 年 2 月 3 日，罗开富行至赤水河
采访，在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主要渡口，贵州
习水县土城醒觉村的几位老人把罗开富拦
下。见他听不懂当地话，一位叫赖名成的老
人，蹲在路边，在罗开富的本子上写下一段
话，意为：50 年前，毛主席带领红军过赤水有
浮桥。50 年过去了，现在什么桥也没有了，老
百姓要过河，年年淹死人，盼望早日修一座长
红桥。
　　罗开富了解到，每年夏秋，赤水河暴涨，
百姓过河相当危险，当地群众建桥呼声很高。
然而有干部却含糊回答：“情况复杂，原因很
多。”
　　气愤中，罗开富写下《架浮桥，神兵一夜
过赤水；盼铁桥，土城群众呼声高》一文。
　　中央领导看到新闻报道后非常重视，立
即成立调查组，结果显示，赤水河架桥资金被
挪用情况属实。很快问题得到解决，长红桥建
成了。罗开富说，后来，红军四渡赤水的九个
渡口均已架桥。
　　 1985 年元旦，罗开富在乌江南岸水落
坝村采访周世昌老人。对话中了解到，当年就
是周世昌和一位名叫庹子清（已故）的人一
起，帮助红军从江中捞起沉船，架起浮桥过
江的。
　　同样，周世昌老人代表百姓请求罗开富
向上反映，“盼望渡口早日建桥”。
　　当晚，罗开富以“本报贵州瓮安专电”发
出了《乌江千古流，人犹记，红军破敌处；渡口
四不开，需架桥，群众翘首待》。
　　 1985 年 10 月 19 日，罗开富完成二万
五千里长征路，顺利回到北京。先后接到萧
克、杨成武、张爱萍、王震、秦基伟等老红军的

邀约，去汇报采访见闻。一天，受邀去耿飚家
里的罗开富，还没落座，耿飚就急切地问：“找
你就想听听那两个人的情况。”
　　原来，报道中提及的“那两个人”，令当年
参与乌江战役的老红军寝食难安。
　　耿飚说：“当年，周世昌、庹子清帮我们 4
团从乌江里捞沉船、砍竹子、找门板、架浮桥，
忙了好几天。”
　　再后来，又先后以不同方式重走长征路
的罗开富，回京给耿飚汇报“乌江大桥建好
了”，耿飚高兴地回应：“你们记者就应该沉下
去，多走、多看、多想、多写，向红军学习，不怕
吃苦，要有牺牲精神。”
　　采访中，罗开富给我们讲述了他退休后
一次“坐车”完成的长征路。他说那一次开始
时，他们是七个人三台车，等走到第 20 天
时，另外的四个人两台车，选择了放弃。几个
年轻人跟他们分手时，说道，“一开始，我完全
不相信长征会如此艰苦，但这 20 天里，我真
的感受到了。”
　　也是那一次重走长征路，罗开富带着 7
万块钱一路散尽。他给曾经帮助过他的向导，
也给救助过他的医生。缕缕青烟中，他说，“有
的人已经不在了。”
　　在第一次重走长征路中，罗开富算过，一
路上，先后大约有 2800 多名向导、陪同，400
多名医护人员帮他完成了这次“壮举”。
　　“我一个人的长征就有这么多人在帮我，
回想当年的红军将士，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当
中，不就是靠着革命理想信念和百姓的帮助
取得胜利吗？一路走来，越来越感觉自己的渺
小、党的伟大、人民的伟大。”
　　罗开富说：“记者不是为了写文章而写文
章，要宣传好党的方针政策，要反映民意。党
报记者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为
人民服务。”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
游的诗句是罗开富“重走长征路”的理由，“也
是走完后深信不疑的座右铭”。
　　“选择亲身体验式踏访，就是要用汗水体
会汗水，用寒冷体会寒冷，用饥饿体会饥饿，
用病痛体会病痛，用意志体会意志，用激情体
会激情，然后把我这个当代人的感受告知当
代人，用亲身经历让大家更真切地认识长征，
感悟长征精神。”罗开富说，“二万五千里所凝
聚的红军长征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使命，寄托着全国人民对党的信赖和对
美好生活的期待。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
征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在路上。”

本报记者王丽、李惊亚

　　赤水河畔淋滩村，隶属贵州遵义习水县隆
兴镇，毗邻四川省古蔺县。86 年前，淋滩村作为
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的重要渡口，
曾经几次迎来红军。战斗过后，不少负伤流落的
红军，在这里惨遭杀害。一片黑暗中，当地一位
国民党区长却冒死保护上百名受伤红军，鲜为
人知、扣人心弦。

散落红军伤员受到“特殊保护”

　　 1935 年春，遵义会议后，红军路过习水，
与国民党军在土城镇附近展开了一场激战———
青杠坡战役，战斗异常惨烈。之后，红军开始战
略转移四渡赤水，又经历数次大小激战。
　　红军四渡赤水，两次选择土城镇附近的淋
滩村作为主要渡口。当地人认为，一是这里冬季
水位下落，河边现出一个大沙坝，河床窄，最窄
处不到五米，搭浮桥最容易；二是与淋滩当时在
赤水河边的地位有关。新中国成立前，从赤水县
城到遵义的（水陆两路）大道一直从淋滩经过。
那时，来往商旅络绎不绝，码头经常停靠着一二
十条大船。街上商铺林立，热闹非凡，白天人声
鼎沸，晚上灯火彻夜通明。红军把这里作为主要
渡口，要船有船、要人有人，供需给养能够保障。
　　就这样，淋滩在伟大的长征中，留下了光辉
的名字。
　　然而，四渡赤水，许多红军伤病员也流落在
川黔边境。这些流散的红军伤病员不时惨遭反
动军队、地方反动武装杀害，一些红军伤病员躲
进淋滩村附近的大山。
　　面对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的地毯式搜
查，在川黔交界一带大量伤病员藏在异乡的山
头上，在凄风苦雨的寒夜中忍着疼痛和饥饿等
待天明，但也不知道天明后又会是怎样的命运。
他们不曾想到，当地一名国民党区长，向困境中
的红军伸出援手。
　　听闻许多流散红军的遭遇，时任赤水县第
七区区长的刘纯武以治安为由，布告辖区内各
地，严禁杀害红军，警告杀人偿命，并着手收留
流落在淋滩附近的红军伤病员。对此，刘纯武之
子刘富林回忆：“找到红军伤病员后，父亲将他
们接到家中安置，伤病员们的食宿、医疗费用等
全部由父亲承担。”
　　淋滩是赤水县第七区的区公所所在地，就
这样，远近的红军伤病员陆陆续续来到淋滩，他
们有的是老百姓送过来的，有的是自己来的，甚
至有四川古蔺地下党托人送来的，到 1935 年
秋末已达六七十人之多。
　　刘富林说，来的时候，不少人饥寒交迫、伤

病缠身。这些人都集中安排在刘纯武家老房子
的手工业作坊内吃住，刘纯武专门请家中行医
的亲戚为这些红军战士治病医伤。刘纯武自己
也懂一些医术，有时来的人多了，就帮着治病。
　　据《习水政协文史资料》记载，红军伤病员
伤好后，对愿返回原籍的，刘纯武每人资助一块
银圆当作路费，临走前都好好招待一顿饭。留下
来的，刘纯武帮助安置，做工经商务农就业。至
1936 年初，刘纯武送返原籍的红军约六七
十人。
　　一直留在淋滩村生活的老红军宋加通就是
被刘纯武救下的红军战士之一，宋加通在四渡
赤水战役中受伤后，被秘密藏在当地村民家中
养伤。据宋加通生前口述回忆：“我原在隆兴区
冉启才家养伤，伤好后就在他家劳动，得点吃
的。后来听说淋滩区公所喊我们去集中，当时不
知是祸是福……区公所区长刘纯武叫我和李进
士给他种田，我们就在刘家住下来。”
　　 1935 年 10 月，时任赤水县县长的陈廷纲
巡视到淋滩，对刘纯武收留红军伤病员，给予医
治遣返等事表示肯定，叮嘱须严防任何人从中
加害。习水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袁锐说，陈廷
纲也是一位爱国进步人士，曾积极支持开展推
动社会进步的活动。

从红军身上看到真理和光明的方向

　　据习水县政协 2015 年编印的《隆兴文史》
记载，1935 年至 1936 年初，先后来到淋滩医

伤治病的红军达 100 多人。在贫穷的山沟
里，竟然成功救护了百余名红军伤病员，这在
漫漫长征路上算得上是罕见了。然而，刘纯武
身为国民党的区长，为什么要冒风险救护那
么多红军伤病员？他的思想到底是怎样形
成的？
　　刘富林说，父亲在贵阳读书之前，曾在四
川綦江读书。刘纯武在外求学期间，中国经历
了辛亥革命之后的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军
阀混战等。在川黔边区，在他身边，土匪猖獗
杀人放火，占据县城达数月之久，这些现实深
深刺激着这个年轻人。
　　那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子受新
文化、新思潮的影响，面对积贫积弱、内忧外
患的祖国，努力寻求救国图强之路。许多热血
青年选择远赴西方求学，刘纯武本已准备留
法勤工俭学，但由于家中突生变故，才不得已
回家。
　　一个有思想和抱负的年轻人，在命运的
安排下，回到了贵州的山乡。那么，他的“与众
不同”就不难理解了。
　　刘纯武的父亲刘春和也是一位极富传奇
色彩的人物，早年家贫做纤夫，后养蚕起家，
成为地方上的大富，曾担任赤水县第七区区
长。据习水、赤水两县的县志记载，20 世纪二
三十年代，刘纯武返家后曾动用自家巨资修
学堂、办新学、办女子学校。当时整个赤水县
只有两三所女子学堂，其中就包括淋滩这个
穷山沟的一所，足见其思想的先进。此后，刘

纯武又协助其父改建川黔大道，在淋滩大力
发展工商业，曾办过丝绸厂、织布织袜厂、炼
铁厂、铸锅厂等实业。刘纯武从返家到 20 世
纪 40 年代中期，一直致力于这些事业。
　　袁锐说，看得出来，刘纯武这几十年来的
作为，都有着“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等新思
潮的影子。进一步说，刘纯武对共产党、对红
军主张的看法跟他读书时接受的新思想有非
常密切的关系。据刘纯武长子刘富苍讲，新中
国成立前夕，父亲对他讲，共产党就是“劳农
主义”。后来刘富苍在大学期间进图书馆，看
到《新青年》的文章时，发现了这个词。刘富苍
介绍，父亲 1952 年去世，终年 58 岁。
　　袁锐认为，刘纯武早年研读过这些著作，
青年时期接受的新思想都深深烙在他的思想
中。当红军来到他的家乡，红军的政治主张、
红军与旧军队截然不同的军风军纪，成为他
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所有这一切使他豁然
明白，也许他早年所要寻求的中国出路就在
这里。由于这些原因，他对红军才会认同、才
会同情，才会冒那样大的政治风险，才会拿出
自己的家资，供红军伤病员吃住、医伤治病，
才会出现令今人“惊奇”的“一个国民党的区
长去救护百余名红军”的事实。

红军地下党支部“星火燎原”

　　四渡赤水中因伤留在古蔺的红军战士刘
湘辉，用《留在古蔺养伤的时候》一文回忆了

自己与刘纯武打交道的一段经历。
　　一天，刘湘辉路过淋滩区政府，看到门前
贴着条消息说：我敌后游击队大战平型关，重
创日本精锐部队板垣师团。“我就跑去问那个
区长（刘纯武），游击队是什么人？他说‘就是
朱总司令的队伍，现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
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我高兴得快要跳起
来，就问他我写信到前方去行吗？区长问我给
什么人写信，我说是给彭副总司令写，他笑着
拍着桌子说‘你快写吧，我保证把信邮到敌
后，给彭副总司令’。”
　　两三个月后，刘湘辉收到中央的回信，说
信收到了，希望他们早日恢复健康，在当地配
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点力所能及的抗日
宣传工作，并嘱咐多与重庆机房街八路军办
事处的周怡同志联系。此后不久，刘湘辉离开
了古蔺，重返革命队伍。
　　宋加通则在淋滩村娶妻生子、落地生根。
1938 年，他和其他几名留在淋滩的战友与四
川党支部取得联系，恢复和接上组织关系，并
在淋滩村成立了红军地下党支部，受中共地
下党古蔺县委领导。古蔺县委指示，要保存有
生力量，随时听候召唤，配合对敌斗争需要，
开展工作。
　　宋加通担任第二任支部书记，开展中共
地下党的工作。淋滩地下党支部党员在受伤
中掉队，但思想没有掉队，仍决心要救民于水
火。1949 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赤水解
放，但大军过后，新生政权尚未巩固，土匪猖
獗，宋加通加入了保卫新生政权的清匪反霸
工作。
　　 20 世纪 50 年代，宋加通回到阔别已久
的江西宁都老家，特意精挑细选了几株家乡
的蜜柚苗带回淋滩村，带着农民们一起试种，
如今亩产值已达 1 万多元，被群众称为“红
军柚”。当年救治过红军的淋滩红糖走俏市
场，村里不仅建了三四家红糖厂，还创建了淋
滩红糖、赤特香红糖等多个品牌，产品远销海
内外。
　　淋滩红军党支部旧址 2018 年被列为贵
州省文物保护单位，旧址房前屋后的空地上，
种满了“红军柚”。“今天的淋滩村党支部，就
是当年红军长征期间建立地下党支部的延
续，至今已有 12 任支部书记。”淋滩村党总
支书记赵伟介绍。
　　“红军像一炬星火，照亮了这片土地。
进步人士刘纯武舍命救红军的故事，说明
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先进的文化，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契合了人民的心声，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必
然。”袁锐说。

赤水河畔，一位国民党区长为何营救上百名红军伤病员？

4 月 21 日，宋加通的儿子宋光平在擦拭家门前的“淋滩红军党支部旧址”石碑。 土城渡口纪念碑（无人机照片）。 本报记者欧东衢摄

袁志敏、孙五郎

　　风拂禹甸，雷震中原。春回陕北，雨霁延
安。解放区聚精英一会，杨家岭集代表八团。

“同心同德”，条幅高挂；“坚持真理”，警句标悬。
国际歌之声，映现人心虔肃；开幕词之语，诠评
国运两般。告“谦虚谨慎”之警诫，发“戒骄戒
躁”之诤言。毛泽东思想，绣征程之旗帜；七代
会精神，开革命之新篇。
　　若夫雅尔塔咖啡未冷，法西斯日迫西山。
全国抗战，渐转反攻之势；日伪途穷，濒临覆败
之渊。定民族之命运，标发展之罗盘。远虑深
谋，瞄未来而擘画；审时度势，怀宏略而高瞻。
尔乃毛主席高屋建瓴，发政治之宏论；朱老总
以战论兵，综军事而雄谈。刘少奇析缕分条，
解党章之新义；周恩来崇论闳议，析统战以精
言。夫总结经验，研判前辙。澄明疑惑，放下
重荷。奋斗目标确立，担当历史重托：“打败侵
略者，建立新中国！”“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
力量”；“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改革”。两条
路线，显晦分明；两个前途，援据评说。诠释人
民战争，擎宗旨之荦荦；阐明中共地位，树雄心
之勃勃。三大作风，铸就优良传统；一篇《决
议》，推出行动准则。维护核心，上下共向；拥
戴领袖，鼎鼐调和。至若抗战总结，代表每开
茅塞；军事任务，将军譬晓机谟。赖人民之根
本，施韬略而捭阖。六万字党章，举思想之纲
领；七十条款列，为党建而铸模。五个阶段，评
述统战之历；三个问题，剖析行动之核。兹则
统一思想，是非明辨；拨云见日，大道恢卓。步
征程而发轫，吟解放之序歌。
　　嗟夫，七大精神，千秋珍贵。闭幕雄词，振
聋发聩。荡“下定决心”之豪言，留“愚公移山”
之启诲。“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今百年
华诞，重温警粹。推特色以创新，遇困难而不
畏。同心勠力，开拓进征；砥砺前行，披坚执
锐。崇高使命，欣大党以担当；美好未来，为人
民而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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